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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大家好，歡迎你再次收看仁愛和平講堂，我是主持人
蔡詩萍。今天很高興能夠在我們節目當中再次請到，淨空老和尚，
大家非常敬愛的一位長者跟我們一起來談一談挫折。我們常說人生
不如意十之八九，就意味著其實人生並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那麼順遂
，我想這是必然的。在一個人的世界裡，你要怎麼樣就怎麼樣，可
是話又說回來，就因為是一個人，所以有時候你要怎麼樣也還不能
怎麼樣；反而是兩個人以上、三個人以上的社會，就出現了你要什
麼有時候不一定。可是有時候你懂得怎麼樣去跟人家互動的話，有
時候你還可以要到更多。所以有時候挫折套一句我們台灣話講的，
「吃苦當作吃補」，如果能夠把挫折變成一種人生的動力的話，它
其實也是非常好的一種人生智慧的體驗。我們今天很高興，我實在
不能講說我們請到一位挫折大師，但是我們真的請到一位，他的人
生其實也滿多他自己所經歷過的挫折跟坎坷的立法委員黃偉哲先生
，跟我們一起來談一談挫折，怎麼樣去克服挫折，怎麼樣去適應挫
折，怎麼樣超越挫折。我們來跟各位介紹黃偉哲委員，你好。
　　黃委員：老和尚、主持人蔡詩萍好。
　　主持人：好。
　　黃委員：詩萍哥。
　　主持人：我們跟往常一樣好不好？其實你知道嗎？很多人因為
長期的聽淨空老和尚講經，聽他談人生的智慧，聽了聽了，聽多年
也就習慣了，所以我相信很多人一定跟我心中想的一樣，老和尚應
該是沒什麼挫折，他心中應該是沒有什麼挫折。可是我們在節目當



中，我清楚的記得老和尚曾經說過他年輕的時候，在人生的困惑上
，他去請教過當時佛教的大師章嘉大師，也請教過哲學的大師方東
美教授，去談人生，然後這些人都給他一些建議和指引，後來才有
老和尚一生一路走來的一個方向。所以我在這邊請教師父您，您在
年輕的時候也是一樣，跟我們一樣充滿挫折感嗎？
　　淨空法師：挫折在現在這個時代是任何人不能避免的，不但是
現代，自古以來也是很平常的一樁事情。像釋迦牟尼佛一生，他也
不是一帆風順，一帆風順的人幾乎在歷史上看不到。不過真正有智
慧的人，他一生有一個目標、有一個方向，如果向這個目標、向這
個方向去邁進，縱然有挫折，如果他意志很堅定，必然都能夠克服
、都能夠突破，而且還能夠提升。
　　主持人：所以挫折難免，但是終究還是要去面對挫折。
　　淨空法師：對！
　　主持人：偉哲兄，您如果從別人的角度來看的話，其實您也滿
順遂的，您看您高中念的是名校，大學也是念名校，然後到美國還
連兩個名校，哈佛、耶魯您都念過，看起來都很順遂。可是如果仔
細的去看你人生求學的過程，或者人生在重振的過程來看，其實也
滿多並不盡如人意的。你怎麼看待挫折？你覺得你這輩子到現在為
止，如果說我請教你人生最大挫折是什麼的話，你會告訴老和尚或
告訴我們所有的觀眾，你經歷最大的挫折會是什麼？
　　黃委員：如果主持人問我說現在有沒有挫折，當然現在我覺得
滿挫折的，當然在政壇上起起落落，或是看人進人出，甚至於對民
進黨來講，選舉也是一大挫折；就是說席次掉了，政權失去了，這
當然是挫折。就我個人來講，其實人家願意把這個挫折當作一個試
煉，但是對我來講，坦白講，我們是經歷過挫折。但是要能夠把這
個挫折，怎麼樣跟這個挫折和平相處，甚至成為自己下一階段努力



的動力，這可能講是知易行難，當然這道理我都知道。可是我總覺
得其實以求學來講，我們也經歷過一些挫折，當然家裡的因素。你
說我念高中念的是好的高中，可是我重考，那重考就是一個挫折，
第一次考的不如意，後來我妹妹考上北一女之後，我覺得不行，我
要去重考，所以再去重考，然後再去念建中。我研究所去國外念書
，但事實上我本來原先是想要在國內念研究所的，可是研究所沒考
上，大學畢業以後研究所沒考上。
　　沒考上的原因，我們當然可以歸咎別人，但是我自己也有因素
，我去考一個森林研究所。森林不是我本科，但是我聽說森林研究
所OK，去考考看，而且想要去做保育，我們想要做保育的工作，去
考森林研究所。我前一天晚上才到達那個要考的學校的校園，結果
第二天研究所的題目居然給我出一個說，請列舉本校校園內十項大
戟科的植物，我當場昏倒在那邊，我就說哇！怎麼搞的！他是借這
個題目來篩檢出哪些是本校的畢業生、哪些是外來的，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結果我果然是名落孫山。但是要歸咎，或是要把責任歸
咎給別人當然很容易，有時候我一直想說，我如果別的科目或是別
的題目答好一點，是不是就可以，搞不好可以擠進去。
　　你如果再轉一個彎，人生再轉一個彎就想說，如果那時候我研
究所就這樣念進去，就這樣去念森林研究所，可能就沒有日後再去
國外念書的機緣也不一定。所以我覺得其實是不自覺的，也不是自
己當初所願意的，但是人生碰到一些挫折總是有碰到一些轉彎，轉
彎就有時候會碰到柳暗花明又一村，有時候會碰到另外一個困境也
不一定。有時候這可能是一個命運，但問題是自己的態度能夠對命
運來怎麼樣自處。我覺得有時候在當下，我往往不能夠好好的自處
，覺得很沮喪，說我這麼努力，我自己也覺得自己滿優秀的，為什
麼會這樣？會難免怨天尤人。但是事後回顧起來，如果現在我已經



要退休，或行將退休的時候，我想說，回首過去自己一路走來的足
跡，我覺得莞爾一笑，就是這樣子。
　　主持人：我們開玩笑，也許真正等到三十年、四十年後，委員
說要退休，他就說他人生的挫折是競選總統兩次，當選一次，一次
沒當選是個挫折；競選縣長兩次，當選一次，一次沒選上是挫折。
　　黃委員：聖人不要講，釋迦牟尼都會有，那我們講凡人，當帝
王，當到帝王的人他有挫折，譬如說成吉思汗，他打日本打不下來
，然後沒有完成征服世界的這個夢，征服世界又如何！
　　淨空法師：對！
　　黃委員：其實人的欲求是不滿足的。
　　主持人：我剛才那樣舉例子開玩笑是說，其實很有意思，人生
中你一定有起有落，可是我們常常起的部分就會忘記，如果你只在
乎挫折的話，你老是說自己落的部分，起落嘛！我要請教師父，這
就有趣了，在佛法上、在佛學上，從釋迦牟尼開始，他沒有在探討
挫折嗎？佛家對於挫折，他們是怎麼樣看待？這跟我們中國人儒家
的觀念，或跟西方基督教的觀念，會不會有什麼樣的不同？還是說
其實宗教之間，對於挫折還有一個基本相通的看法？
　　淨空法師：宗教裡面或者是高等哲學裡面，在挫折之外它有個
概念，就是因果。尤其是印度的宗教，在宗教裡面，印度宗教的確
很特殊，他們修禪定，無論是宗教跟學術，在印度普遍重視禪定的
修學。禪定，得定他就能突破空間維次，換句話說，他能看到過去
，他能看到未來，所以這裡面有很多事情他就平衡了。有沒有挫折
？挫折當然有。挫折是什麼原因？是業力，本身的業力，再加個大
眾的共業。譬如今天世界的混亂，這是眾生共業。
　　你挫折必須要有忍辱，忍辱就是對治環境的，不但逆境是挫折
，順境也靠不住。你看佛教導我們，處順境的時候，環境很稱心如



意，接觸的人都是善人、都是好朋友，這時候最怕的是什麼？你生
起貪戀，貪戀就是墮落。所以在順境的時候，我們要小心謹慎，決
定沒有貪戀，保持你的清淨心，這就對了，清淨心它提升你的靈性
，順境裡頭也很可怕。逆境裡面，在惡緣，人事環境都不好，都是
冤家對頭碰到了，這時候防止，決定不能有瞋恨。貪瞋痴都是往下
墮落的，在這時候你就要有智慧，沒有瞋恚心，那你就平安度過。
總而言之，讓你在一切境界裡頭都能保持著心平氣和，心平氣和他
才能生智慧，他才不會生煩惱。如果起貪瞋痴，貪瞋痴來處理問題
就造業了，那就麻煩大了，業力就變成果報。所以逆境、順境都是
幫助你斷貪瞋痴，他對順境是一切人感恩，逆境裡頭，對一切糟蹋
的人、侮辱的人也感恩，為什麼？不通過這個挫折，怎麼知道你的
境界已經提升。
　　所以釋迦牟尼佛前生遇到最大的逆境，就是歌利王割截身體，
經典裡面記載得很詳細。歌利是梵語，用中國話來講就是殘忍、暴
虐，那個王我們中國叫暴君，碰到這麼一個人，又不講道理。他出
去打獵，這個國王帶很多宮女，這些宮女看到這個修行人向他請教
。修行人就是忍辱仙人，給他們講道，她們聽了很歡喜。國王一看
到很生氣，你這個修行人怎麼調戲我的宮女！所以就把他凌遲處死
，這是非常悽慘的一樁事情。那時候忍辱仙人就告訴歌利王，他說
你殘害我，我沒有一絲毫瞋恚心，不但沒有瞋恚心，我死了以後，
將來我成佛，我第一個來度你。為什麼？他感恩。他說因為你這樣
，我這個忍辱波羅蜜才修圓滿，畢業了，等於說最後一次考試，考
試我及格了，我沒有一絲毫瞋恚心。那就是釋迦牟尼佛前生。所以
釋迦牟尼佛成佛，第一個得度的憍陳如尊者就是歌利王的後生，真
的是頭一個學生證阿羅漢果的。他講三世因果，無論順境、逆境，
佛都教我們用平常心來看待，在這裡面斷貪瞋痴，提升自己。



　　主持人：無論順境或逆境，我覺得今天談挫折，老和尚一開場
其實替我們開了一個很好的起頭，因為我們過去可能都著重在逆境
，在順境的時候就容易忘記了。可是我覺得老和尚今天告訴我們，
無論是順境和逆境都要平常心去看待，你面對挫折的能力自然就增
強了。偉哲，您在立法院裡面也服務好幾年了，政治人物對於挫折
會不會特別敏感？也就是說，他們其實對於掌聲期待多了，也習慣
了，一旦是噓聲的時候、叫倒好聲的時候，或者是落選的時候，他
們那種處境會不會更強烈？也就是說，老和尚雖然告訴我們，不管
順境也好、逆境也好，要平常心去看待，可是對政治人物來講，這
個平常心是不是真的很難？
　　黃委員：所謂上台靠機會，下台靠智慧。下台的智慧，下台的
身影，走下舞台的身影是很重要。其實不僅是政治人物，只是因為
政治人物多半是公眾人物，他們的身影大家看得到。或者是演藝明
星，歌星、影星，他們也不能擔保日日都紅，從小都紅到大，從大
紅到老，就算到老，他也有退休的時候。所以說，當他們自己要步
下自己事業舞台的身影，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姑且不論步下事業舞
台，就是在事業舞台上，難免有些挫折。譬如說，我們推動的法案
沒有推動成功，我們幫忙人家助選沒有能夠成功，或者是譬如說站
在政黨的立場，席次的增或減其實都會有挫折。上台、下野，其實
朝野都經歷過，不管是藍或綠都經歷過這樣的一個輪替。所以我覺
得其實大家對於這樣的一個挫折都非常引以為意，上台的時候就是
沾沾自喜，然後不可一世。
　　剛剛淨空老和尚也說過，在順境的時候不要貪，也就是順境的
時候貪，就變成埋下下一個逆境的開始，埋下下一個挫折的開始。
或者說，驕傲自大難免就會露出一些缺點、缺陷，就變成下一次選
舉失敗，或下一個人生挫折的引子。我們自己覺得這非常重要，尤



其看到別人，或是想想自己，我們人生這樣一路走來，我們覺得順
境的時候，人家看得到逆境，或是說在順境中的掙扎，有權力的地
方就有爭鬥，有爭鬥的地方就難免有人性的貪婪，或是黑暗面就會
增顯、就會跑出來。當選舉的時候，當你看你的對手他有很多人，
資源也豐沛，我們就會覺得說怎麼辦，我們怎麼樣去打擊他，怎麼
樣去發新聞稿，或者找到他一個缺點。這樣坦白講，其實就是埋下
一些不和諧，或是說埋下一些，如果在佛教可能是造一些業，口舌
的業，或者是傷害到別人。因為必須爭，只選一席或只有一個位子
，難免就會為這樣子來造成一些業。我覺得其實如果從這樣看，一
直在循環。
　　主持人：我們在過去講到挫折的時候，其實很有意思，有時候
常常是很相對的，也就是說，對一個始終都是充滿挫折的人來說，
有個讚美，一點點讚美、一點點好處，他就會很高興了；可是對一
個一直不斷的在順境中長大的小孩，他一直贏，一直都第一，很可
能有天考個第二名他就覺到很挫折。可是對那些第十名的人、第十
五名的人、最後一名的人來講，說你真的是有一點奇怪，第一名掉
到第二名你就這麼挫折，那我們怎麼辦？所以我們可以發現到挫折
感其實它是相對的。可是也有些基本原則，比方說我們的老祖宗孟
子也曾經說過，要「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也
就是說，很多人認為貧賤是一個挫折，很多人認為富貴很好，可是
也沒想過富貴如果一旦失去的時候，你可能也認為是挫折。威武你
會覺得是一個挫折，可是對某些不能不屈的人來講，威武就不是挫
折了。所以我想請教老和尚，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兩個例子，一個就
是相對，就是說，在不同處境的人會對挫折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挫
折是不是一個相對感？第二個部分就是不管它怎麼樣變，你有一個
基本原則去確立以後，你就不怕外面到底是什麼。剛才老和尚其實



一開始就已經點到了，那是個平常心。
　　淨空法師：對。
　　主持人：所以老和尚可不可以再進一步告訴我們，就是尤其特
別對自己充滿期待的這些朋友來講，怎麼樣才能夠建立一個基本的
原則？而那個原則是永遠面對外在的世界，不管順境逆境也好，他
都能夠去面對它。抽象來講，一般講是一個平常心，但如果更具體
講，這背後需要一種什麼樣的信仰、什麼樣的價值來支撐他？
　　淨空法師：古聖先賢幾乎都是同意、肯定宇宙之間沒有絕對的
是非善惡，就是說，是你從哪個角度去看，沒有絕對的。所以處理
這些問題的時候要智慧、要清淨心，清淨心生智慧。挫折你如果處
理得好，不但你不會有挫折感，你在挫折裡頭又產生新的境界出現
，所謂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出現，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挫折的
時候不能用悲觀、不能用沮喪、不能用消極，那你就是真的失敗了
。所以人生，聖賢人的人生他跟我們一般人不一樣，說一句很淺顯
的話，那就是為一切眾生服務。為一切眾生服務，在任何一個行業
上都可以做得到，不一定這條走通，也可以走那一條。《華嚴經》
末後五十三參，這是五十三位善知識，那裡面是什麼？男女老少、
各行各業，都是菩薩，都是佛，不一定是出家成佛，任何一個行業
他都能成佛。佛是什麼？他把對眾生的服務做到盡善盡美、做到圓
圓滿滿，無論在哪個行業，都是為大家服務的！自己永遠保守著清
貧、清淨，縱然富有，我富有是為別人、照顧別人。
　　在中國典型的人物是范仲淹，范仲淹做到宰相、做到元帥，國
家的俸祿他拿去養他宗族裡面清寒的人，養三百多家，自己吃的還
是粗茶淡飯，成為聖人。我們印光大師對中國古聖先賢他最佩服的
兩個人，第一個是孔子，第二個是范先生，真的是為人民服務。他
也遭受很多挫折，從小念書，家境那麼樣清寒，在寺廟裡頭每天煮



一鍋粥，劃成四塊，一餐吃一塊，過這種日子。我們在傳記裡面看
到，他有次在寺廟院子裡面，無意當中發現人家埋黃金在樹底下，
他看了之後把它又蓋起來，沒人知道。他一點貪心沒有，家裡窮到
那個樣子，得那麼多黃金還得了！以後做宰相，寺廟裡看到范先生
做宰相，以前在我們廟裡念書，現在寺廟破舊要翻修，請范先生來
幫助。范先生很慷慨，已匯入是黃金多少兩，喜歡得不得了，去他
那裡拿，沒錢。范先生說，在你那個樹底下哪裡，你去挖，在那裡
面。才知道！這就是貧賤不能移，他有他的志向，他有他的目標，
無論在哪個位子上，他都能夠做出圓圓滿滿的貢獻，這個人生就有
意義。
　　他年輕的時候算命，算命的時候他就問算命先生，你看我能不
能做宰相？算命先生說，你這個口氣太大了，年輕人這麼大的口氣
。他馬上掉轉頭來，我能不能做醫生？算命先生就感到很奇怪，怎
麼從宰相就掉到醫生，這什麼意思？他說唯有宰相跟醫生能救人。
這算命先生說你是真宰相，你不是為自己，你是為救人。他一生不
改變他的志向，他的目的方向他不改變，他成功了。這些都是給後
人做好榜樣、好典型。佛法裡面，我們剛才提到《華嚴經》五十三
參，男女老少、各行各業，你看，為眾生、為社會、為人群做出貢
獻，個個都是典型，個個都是榜樣，家庭婦女是家庭婦女的好樣子
。你在社會無論是經商辦什麼，統統都做出模範、做出好榜樣，你
對社會有貢獻。特別是今天，這個世界是個亂世，我們需要什麼？
需要典型，就是需要好樣子，無論哪個行業能夠出幾個好樣子，讓
大家看到，讓大家學習，可以能夠造成世界真正消除衝突，能夠幫
助社會恢復到安定和平。
　　主持人：其實老和尚剛才那段談話，真是充滿智慧的提醒，因
為在我們過去老祖宗很多的智慧裡面，其實都跟老和尚所談的是若



合符節的。比方說，人如果有志向、有目標，的確人無遠慮，必有
近憂，你看得很遠，眼前的就不會阻擋你，任何的挫折都不會成為
一個阻擋你的柵欄；可是如果你沒有遠見，你就每天都會為眼前的
挫折在那憂心，擔心這、擔心那。所以我想有志向、有目標，往前
看，這是跑不掉的。然後另外一部分就是特別提到政治人物，范仲
淹的例子其實也等於告訴我們，政治也是一個兩面的看法。
　　淨空法師：對。
　　主持人：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搞權力的、搞錢的、搞名位的
、搞大家崇拜你的這條路，但是也可能你可以藉著政治真的做很多
幫助別人的事情。我也聽過有些人從政是從這個角度去看政治的，
認為說，你一個人幫助也不過就那一點點力量，醫生也不過就是一
天能看幾十個病人，幾百個病人就不得了了。可是如果說一個好的
政策，很可能就造福數十萬、上百萬，甚至全國的民眾。
　　淨空法師：對。
　　主持人：我這邊就來請教一下偉哲，你從政呢？你覺得你從政
有個什麼樣的念頭跟想法嗎？這個念頭跟想法是不是也是支持著你
在這個政治的舞台上，即使是被人家奚落、被人家嘲諷，或甚至有
時候被同黨人士不諒解，即使碰到這些挫折，它還在支持你，那你
的政治信念是什麼？
　　黃委員：當然大師所說的就是一個觀念，就是上醫醫國，中醫
醫人，但在政治的參與中其實也是一樣。我們當初在學校的時候，
總是想說將來要選擇什麼樣的職業，坦白講，我們投入政治這個圈
子裡面，不是我們當初的志業，就是說當初想像的。當初是因為在
學校校園裡面碰到一些事情，譬如說我們寫文章，為什麼人家來看
我們的稿，來審我們的稿；為什麼我們選舉，我們學生的學生會不
能夠直選，慢慢的就是說，這不公平，社會很多不公平、不合理的



現象。在此之前，我們當然覺得我們大家高中畢業念大學，大學畢
業去留學，留學畢業回來找個好工作，有個幸福美滿的家庭，這跟
大家都一樣；但是後來在大學的時候，就想這個社會上這裡不公平
、那裡不公平。那時候我記得還發生過礦災，礦災我們就出去了解
礦工的生活，原來礦工的生活是這樣子；那時候發生過農民上來抗
議，水果堆都倒到溪谷裡面，都沒有人要，我們想到農民的痛苦是
怎麼樣；勞工抗議說他們年終獎金怎麼樣，所以我們了解了，其實
是慢慢因為這樣而投入在這個政治圈或公共事務的領域。
　　但是坦白講，在政治圈就碰到另一個問題，就是有權力者怎麼
樣謙卑的面對自己，就如同剛剛大師所說的，順境的時候你不要有
貪戀。我們有權力的時候，我們不要想說行使自己的權力得到一個
滿足感，或得到一個喜悅的感覺，我可以把一個人調來調去，我可
以把人叫來這邊罵，我可以講一句話，他就會趕快去，怕得不得了
。我們覺得不要這樣子，應該是站在一個能夠幫忙解決問題。我們
現在擔任政治人物碰到最多的問題，第一個最直接就是民眾的痛苦
，他來找你陳情，我的議員或是委員，我們這個案子怎麼碰到的行
政單位把我們曲解了，影響我們權利。那你去幫他解決問題，幫忙
他去了解狀況。而不是去幫忙他，譬如有些人他會想，我小孩子考
試能不能請你幫忙關說一下，他可以過去。可是問題是你幫他，另
一個人因為這樣落榜，或是你幫忙他，另外一個人權利受影響，這
坦白講並不算服務。但是如果是他個人受到一些冤屈、委屈的事情
，你幫忙，這是說得過去的。這是服務一個人，就像醫生在治一個
人病一樣。
　　可是如果他牽涉到很多人，整個制度不合理，要怎麼樣才算合
理，才能造福更多的人，這是在立法層面、在法案層面、在制度層
面能夠幫忙解決一些社會不合理的現象。就像醫生，他如果去治一



個人的病，挽救一個家庭的幸福，或是說能夠繼續存續下去，可是
他知道這個病很多，介紹很多患者，然後他研究，研發出一種新的
藥可以造福更多的病人，那就是造福更多的群體。我覺得其實如果
以這樣來看，我覺得就印證一句話，公門裡好修行，也許在公門裡
、在各行各業，甚至你當個醫生。雖然大家覺得醫生的社經條件好
像不錯，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治好很多人的病，或是他甚至研發一個
新的療法、新的醫藥，能夠治好更多、更廣泛能造福全世界的病患
、病友的話，我覺得他的貢獻比政治人物都大。
　　主持人：我們剛剛這樣一路聊下來，我不曉得我這樣理解對不
對，但是我想試著把這話題轉到另一個方向去，就是什麼？我們剛
剛這樣談，感覺起來都是說我們要去認清楚人生中充滿很多的挫折
，不管你做什麼樣的事情，總是逆境、順境都有。所以你要保持一
個平常心，順境來的時候你不要太驕傲，逆境來的時候也不要太沮
喪，總是要能夠跨過去。可是我們也看到有一種狀況，就是剛才我
在開場的時候講的，我們台灣話講的，「吃苦當作吃補」；有時候
你是倒過來，自己去創造一些充滿挫折的環境去激勵自己。比方說
，我們講得嚴肅一點，當年春秋時代的越王句踐，他是用臥薪嘗膽
的方式逼自己不要忘記被滅國的恥辱，要復國，所以他刻意的去臥
薪，然後去嘗很苦的膽。我們也看到，比如說好萊塢的電影洛基，
講那個拳王，席維斯史特龍演的電影，你看他是刻意的逼自己挑戰
自己的最極限，在雪地裡面去訓練自己打拳、跑步。
　　我們也看到很多奧運的金牌選手，今年我打破紀錄，我已經是n
umber
one，可是我還是努力要破一個紀錄。破紀錄過程是非常辛苦的，
還一直試一直失敗，一直試一直失敗，也許就進步那零點一秒，他
下一次就打破一個世界紀錄。我這邊就要請教師父，我們是不是真



的可以創造一個，應該給下一代創造一些有一點挫折的環境，去幫
助他們真正從這裡面去體會到人生，體會到自己的一些極限。我這
樣的問題其實也隱含另外一個意思，就是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少子化
，太注意小孩子的順境，都希望他不要跌倒、不要受傷，希望他根
本就不要跌倒最好，腿上給你綁一個護膝，摔倒不會痛。然後希望
你學英文早一點學好，免得將來英文跟不上人；希望你才藝多一點
，免得將來考大學會輸給人家，你想得愈多，結果發現到孩子愈像
草莓族。所以師父怎麼樣看待？我們怎麼創造一些困境、創造一些
逆境去幫助孩子早一點學習挫折？
　　淨空法師：這樁事情，如果我們看古時候的家教，你就能看出
來，真正愛護這個小孩，小的時候要讓他吃苦頭；不讓他吃苦頭，
他將來不懂得做人，他也沒有辦法成長。我這一代生活得很艱苦，
是在農村，而且遇到中日戰爭，那是很悽慘的時候，所以我們小時
候，我記得我九歲，家裡父母就訓練我煮飯、燒菜、洗衣服，為什
麼？這是生活教育。萬一一個戰爭把你家庭打散了，你怎麼能活得
下去！所以從小的時候就要培養你自己能照顧自己，自己能夠獨立
。在那時候，家家都是把這個教育擺在第一，你一定要學會，這是
什麼？這是防備，因為妻離子散的人太多了，那是很恐怖的事情。
所以小孩樣樣都要學，樣樣都要會，我們那時候不但是縫補衣服，
洗衣服、洗被子統統自己來，沒有別人幫你忙的。就是培養你，讓
你懂得尊卑上下，懂得這些禮節，為什麼？將來小孩散掉的時候，
你會有人照顧；如果你什麼都不會，養起來就是傲慢，處處仰賴人
，你到那時候叫誰？所以這種生活教育是很重要的，你學得愈多，
你將來自理的能力就愈強。
　　主持人：學得愈多，自理能力就愈強。
　　淨空法師：對，自理能力就愈強。你在學校裡面生活，你除了



讀書之外，你還能照顧同學，不但能照顧自己，還照顧同學。我那
時候也照顧一幫，也差不多有七、八個小朋友，年齡比我小的，我
比他大個二、三歲，就照顧他，把他們當小弟弟看待，也都天天教
他們，樣樣教，這樣才對。如果小孩嬌生慣養，一切東西都把他照
顧周到，這個很難，這麻煩就很大了，一旦沒有人照顧他，他怎麼
辦？所以這不能不重視，我們古時候從小就要教你灑掃應對，這很
有道理！
　　主持人：我想這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就在一個看起來規定得很
嚴格的成長環境裡頭，其實也就等於提煉你、提升你在適應挫折的
準備。
　　淨空法師：對。
　　主持人：你什麼看起來都別人幫你做好、安排好了，結果你發
現到有一天沒有人幫你安排的時候，你什麼都不會，那時候強烈的
挫折感就出來了。委員你呢？這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我們曉
得，做民意代表當然能夠盡量的為選民服務是最好，可是有些事情
你也知道，有些事情是不對的就是不能做。這時候你一旦這樣講，
選民可能會抱怨，你政黨的黨中央或者是同志可能會抱怨，覺得你
怎麼搞的，你怎麼變得不聽我們的話？我們是同一黨的，我們是一
個政策，我們是一家人。在這時候你通常怎麼處理？特別尤其重要
的是，當這種挫折來的時候，你會怎麼讓自己去調適？我們曉得，
調適挫折沒調適好的話，有可能自殺、有可能憂鬱症，有可能人生
就充滿沮喪、挫折，就再也起不來了。所以碰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你怎麼去調適？
　　黃委員：我看我最好是不要走到這個極端。沮喪是難免的，但
是坦白講，我碰到從個別的小案子，民眾的、選民的要求往往是不
盡合情理的時候，譬如說，大家往往有時候要找你，說我家的小孩



被抓進去警察局，議員、委員能不能幫忙？我家小孩子很乖的，這
是怎樣，可是你就不能去影響司法。可是當你不去的時候，他會說
你不夠力，或是不盡心，甚至找個理由說你的態度很差，我們來跟
你陳情，你還是愛理不理的。那怎麼辦？那有挫折，所以我們只好
有時候也被逼著要出門去警察局。但我們去警察局就跟他說，你該
怎麼做就怎麼做，你跟家屬說我有關心就好了，你該怎麼做，不要
影響到你們辦案。這是不得已的辦法，小事情是這樣。大一點的事
情，有時候政黨或是同志他的要求，或是政黨的立場你必須要這樣
的時候怎麼辦？反正大家一起做，那我們就躲到後面去一點就好，
不要去跟人家硬拗，我覺得這樣子就比較好。
　　剛剛您提到說從過去古代的句踐，講到近代的史特龍洛基，台
灣就發生了，我覺得其實像毋忘在莒，藍綠的解讀我們不管，藍的
有藍的解讀，綠的有綠的解讀，但是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當初要
寫下這個東西就是提醒我們在逆境、我們在挫折，我們要怎麼樣去
發憤圖強，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以個別現在的方式來講，
現在由於少子化，由於家長對子女的溺愛，往往造就一些小霸王。
那些小霸王如你剛剛所說是草莓族，是溫室的花朵，他從來沒有經
歷過人生的逆境，那真的很糟糕。我們當然不用像過去古代斯巴達
式的教育，斯巴達人就是把他的小孩養到一定的年紀，就把他丟到
森林的中央，讓他自己能走出來，能學習在森林怎麼樣去能夠生存
下來，然後能走出森林，然後走回斯巴達；要不然的話，如果在森
林被獅子、老虎吃掉就算了。
　　我們當然不會把自己的小孩這樣，但是現在的小孩的確是需要
一些人生的歷練、挫折，或家長教導他EQ上怎麼走出挫折，在IQ上
，怎麼在技術上能克服挫折，我覺得這是很重要。要不然，其實沒
有習慣或是沒有遭遇過挫折的小孩做為國家下一代的主人翁，那這



個國家是很危險的。不管是在中國大陸，他們的父母親都把小孩當
作手掌心、最重要的，或是台灣因為物質生活優裕，所以小孩子不
忍得，不要說吃苦，不要說挫折，連打掃、應對進退都不會，然後
在家裡養尊處優。結果念到大學畢業，甚至念到博士，出來在社會
上的事情都不懂，他也不習慣挫折，不管在專業上或是人生上碰到
逆境、挫折的時候，整個就垮掉了。我覺得其實對他自己或對他的
家人，甚至對整個國家社會都是很大的損失。
　　主持人：其實偉哲兄剛剛提到這一點的時候，我想也的確，面
對挫折這件事情，其實跟你的學經歷是沒有關係的。我們印象很深
刻的，台灣社會在多年前發生過一起，清華大學有個研究生，博士
班的研究生，就因為感情，男朋友的感情發生三角戀的關係，最後
她去殺對方，自己也換得牢獄之災，結果三個人的幸福全部被破壞
了。所以它其實跟學歷是沒有關係的，它真的跟一種人生的智慧，
還有怎麼樣去面對挫折，其實是很有關係的。我這邊要請教師父，
這邊還有一個問題，我自己也非常關心的，我們講到挫折都說外在
的，外在的挫折怎樣，所以我們容易去克服，因為當我們主跟客有
一個對立關係的時候，我們容易去克服，我們會激發自己去克服這
個不好的環境，然後逼自己往上走。
　　可是我們也看過很多人，他最難克服的是他自己，比如說生老
病死他就覺得很沮喪。我相信當年的秦始皇不可一世，可是他東遊
到泰山，看著東海的時候，他心中一定也是有一種挫折感，否則他
不會有那種封禪的動作，找人到海外去求仙，希望能夠長生不老。
所以生老病死對人來講也是一種生命中的挫折，而且愈有成就的人
，他挫折感會愈大，他多麼希望自己能夠長生不老，多麼希望自己
能夠到七十歲、八十歲權力還在握。所以師父您怎麼看待？對一個
人，他怎麼樣去自己面對自己人生的生老病死，不要讓這變成一種



挫折，而讓他是真的有種春夏秋冬的季節感，能夠調適得很好？師
父對這點上面可不可以給我們一點建議？
　　淨空法師：這是大學問，這不是小事情，在中國儒釋道三家都
講究這個，就是說，一定要把人生的價值觀、人生的目標，要調適
到靈性的上升。所以他並不重視世間的這些榮華富貴，他不重視這
些，那你對這方面的挫折感就大幅度的減少了。那講什麼？講修養
，如何能夠把自己欲望降低。在佛法裡面講，貪瞋痴慢這是根本煩
惱，疾病從哪裡來的？疾病真正的因，佛家講這叫三毒，就是病毒
。最嚴重的病毒，人人都有，它發作要有緣，有緣它就發作。因沒
有緣不要緊，它不會結果，果就是病，這個病現前。因是什麼？因
一般講是煩、惱、怨、恨、發怒。所以有人研究，病怎麼生的？一
個是上火，一個就是發脾氣，喜歡發脾氣的人、容易上火的人，他
身體一定不好。所以在平常的時候、在修養的時候，就要把這些東
西降低，欲望要降低。
　　中國人自古以來講究學問，他從小就講，第一個，你看「大學
」裡面教的「格物」，格物是什麼？物是欲望、物欲，格是格殺，
你自己跟你自己去打一仗，把物欲要打敗。打敗之後，你才能夠「
致知」，智慧才能現前。智慧為什麼不能現前？是欲望把它障礙住
了，利令智昏，欲望障礙住了。你欲望沒有的時候，你心地就清淨
，清淨心生智慧。智慧現前，意才能誠，心才能正；心正，決沒有
自私自利念頭，決定沒有對立的念頭。在佛家講，如果人能夠把我
忘掉，無我了，不跟任何人對立，你才能入佛門，這才真正入佛門
。佛家講「邊見」，我們現在講對立。今天世界上的衝突，衝突怎
麼發生的？衝突就是對立發生的，我不跟人對立，哪來的衝突？就
沒有衝突了。所以說，不能跟人對立，不能跟事對立，不能跟萬物
對立。這個化解，那心胸多自在！那多快樂！



　　所以中國自古以來講修養身心，他是從這裡講起，這是真正的
教育，然後才講到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他是有一套程序的
。如果前面沒有這四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那底下就都做
不到了。所以這個基礎的東西在古時候統統都是在，我們現在講未
成年之前，也就是小學必須要學會的。他有這麼好的一個修養，所
以他人思想純正，他沒有邪思，這對於身心健康就帶來很大的幫助
。至於一生的際遇，這是講緣分，古人也講緣分，佛家更是講緣分
，隨緣而不攀緣。隨緣，緣就是今天講的機會，有這個機會就做，
沒有這個機會不求。而且尤其告訴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事不
如無事，你看，你過的是一種很清淨的、寧靜的生活，那就是神仙
生活。
　　主持人：當然這個部分對一個立法委員來講，大概很難。
　　淨空法師：對，是。
　　主持人：大概很難了。可是我就要請教委員，剛才一方面聽師
父的一些開示，另外一方面，我知道您自己對於宗教也有一定程度
的涉獵，您自己是怎麼樣讓自己有一個比較清淨心、平常心？你是
靠宗教信仰在支撐嗎？還是靠自己的閱讀？還是靠生命中一種自我
的堅持？就是您用什麼方法，來讓自己保持一個正面看待挫折的方
式？
　　黃委員：我先來回應剛剛老和尚所說的，就是剛開始說印度的
國王把僧人殺掉，僧人為什麼會用一個比較歡喜的心理面？不要說
歡喜，就是說比較能夠不懷怨恨的心理面來處理掉他所受到的凌遲
處死，因為他有信仰。
　　淨空法師：對。
　　黃委員：他相信這樣能讓他修成正果，這是試煉的一部分，也
算是挫折的部分。



　　淨空法師：對！
　　黃委員：不過他必須要超脫這個東西。所以我覺得信仰是很重
要的，這個信仰對我來講不見得完全是宗教的信仰。因為世界上很
多宗教，我們面對著選民，我必須要這樣坦白的承認，我們面對基
督徒，我們要讓基督徒表示我們跟他信仰不見得，宗教不見得相同
，但是心意是相通的；我們面對佛教徒，他們要覺得說，這個師兄
應該不錯，他應該是跟我們相像，應該是接近。我覺得我的信仰不
是完全在，當然我們家是民間信仰，我們家也拿香拜拜。但是我們
坦白講，在最重要，支撐我的一個重要的，除了我們會常常求助一
些，碰到一些挫折、不如意的時候，有時候會求助一下神明，拜神
明，希望能夠幫助弟子度過這個，給我信心度過這個難關之外，最
重要是，我覺得另外一個信仰就是，你怎麼樣看待這個人生。
　　過去我自己一路這樣，不管是求學，不管是事業、人生，也有
一些挫折，我從美國念書回來的時候也找不到工作。那時候是二０
０一年的時候，那時候民進黨執政，找不到工作，每天被老婆笑話
，我就覺得很挫折。那時候我只能說自己也幸運，在於我處理這個
挫折的方式沒有大吵大鬧，只是覺得很無奈，但也是讓它過去。所
以我大概是，過去一路走來是選擇逆來順受，我就說好，忘了它；
或是回去看電視看一個晚上，然後呼呼大睡，睡覺，然後讓自己的
情緒能夠調整，不是把這個情緒發洩在別人身上。我覺得不要造成
別人傷害，這是最少、起碼可以做到，即使自己心裡面再難過。我
也許將來慢慢經過宗教，或經過其他人生的新體驗，能夠用更歡喜
，至少更平和的態度來接受這個挫折。但至少我如果現在自己不能
夠歡欣、不能夠平和，自己在心裡面造成激盪的時候，我來選，至
少我能夠做到不要把這個不愉快帶給別人，至少能夠做到。
　　主持人：委員這樣談，我想我們今天這樣一路談下來，也慢慢



的真的可以看得出來，其實不管你有沒有宗教信仰，重要的就是，
你還是要把挫折這件事情，當成是人生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來面對
它。老和尚剛才提供很多，不管是在佛教的義理上面，還是人生的
智慧上面，都提供了他的一些建議；黃偉哲黃委員是從他自己從政
的經驗裡面，也給大家一些提醒和建議。但是不管怎麼說，挫折不
要去逃避它，面對它，然後慢慢的處之泰然，這毫無疑問是一個非
常重要的人生智慧。今天非常謝謝老和尚再次的跟我們在仁愛和平
講堂裡面，來開示一個挫折的話題。也謝謝黃偉哲委員，正因為我
們討論的是挫折，所以我絕對不會說希望你以後沒有挫折，但是我
非常希望每次挫折來，你都能夠安然的有智慧的能夠化解它。
　　黃委員：謝謝。
　　主持人：好，非常謝謝委員，也謝謝各位的收看，我們下次同
一時間再見。
　　淨空法師：好，再見。


